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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翻开第一卷《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高中学政治时记住的一条“铁律”——世事无绝对，但“共产党员绝对是无神论者”，然而那时我只将其作为一个知识点去做题，只知道“是什么”，却没有去追问“为什么”，没有思考背后的原因——共产党员为何不能信仰宗教？
何为信仰？根据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在《信仰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及其文化解释》一文中所解释的，“信仰是指特定社会文化群体和生活于该社群文化条件下的个体,基于一种共同价值目标期待之基础上,所共同分享或选择的价值理想或价值承诺。信仰更多是指对超自然或可能的事物的确信，它是持久坚韧的，也是唯一排他的。信仰本质是生活价值导向的问题，个体的信仰行为本身是有选择有判断的。”信仰与人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不可或缺。而宗教信仰的自由在现代民主社会制度下，也是社会基本价值理念。虽然它可能不像科学一样揭示真理，并非真实可靠，甚至可能是超脱理性的存在，但宗教信仰对宗教徒来说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读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既然宗教是“人民的虚幻幸福”，那么人民势必要冲出不切实际的环境，去真正行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就如同马克思所说“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有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的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在我的粗浅理解中，马克思主义信仰“人”，相信真理，相信自身的力量，而宗教信仰“神”，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教徒往往祈求神灵显现，赐福或是拯救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而马克思则强调在现实世界中的主动作为。那么，作为共产党员，应当明确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抛弃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也说“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
然而读到《论犹太人问题》时，我又迷惑了。马克思写道：“信仰自由就属于这些自由之列，即履行任何一种礼拜的权利。信仰的特权或者被明确承认为一种人权，或者被明确承认为人权之一——自由——的结果。在人权这一概念中并没有宗教和人权互不相容的含义。相反，信奉宗教，用任何方式信奉宗教、履行自己特殊宗教的礼拜的权利，都被明确列入人权，信仰的特权是普遍的人权。”既然人权中包含宗教信仰，那么共产党员为何不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呢？共产党员是否被“剥夺”了这项权利？
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纲领，一举一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而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之中的思想先进分子，他们应当坚定地秉持辩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致力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他志愿加入共产党时，就默认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果党员信仰宗教，就代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并存势必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引发组织上的无序。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也是共产党维护思想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指出：“他们既然对物质解放感到绝望，就去寻求精神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宗教信仰似乎来自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在社会不断发展演变中，宗教成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进行思想控制的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为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面纱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2014年第30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后三条都很容易理解，何谓“有理想信念”呢？习总书记所说的信念与马克思所说的信仰一致吗？万俊人教授辨析“信仰更具有一种文化的根源性和价值的理想性意义 , 它可能是非理性的或超理性的;与之对照,信念所反映的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的真理性或真实可靠性 , 它必须是且首先是理性的或有理由的(reasonable )。然而,对于人类生活来说,信仰与信念又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是人类生活中的构成部分,表达着人类对崇高价值目标的追求与敬仰。” 
因此我认为要做到“有理想信念”，首先要实现教师的身份认同，只有教师对自己的职业产生认同感，才能对职业价值的实现产生向往并为之努力奋斗，这样的信念久而久之也才能成为坚不可摧的信仰。
身份认同是人们对我（们）是谁以及他（们）是谁的理解，反之即他人是如何理解自我和他人的。而新课程改革的到来使教师的转恶业场景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往的实践经验与标准都无法完全适用于新环境之中，因此教师的身份认同也必须重新构建才能不辱使命。香港中文大学的尹弘飚教授和南京大学的操太圣教授在《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身份认同》中将教师的自我重构划分成了“领头羊”、“适应者”“小卒子”和“演员”这四种类型。他们分别代表了具有极高专业素养和对改革持积极态度的教师、在改革中失去目标，停滞不前的教师、行为上服从指挥，态度尚不明确支持的教师和行为温和，内心抵制改革的教师。
新课程改革给予了教师更多专业自主的选择和发展机会，也要求教师放弃走出原先的舒适圈，坚定对职业价值的实现。也许我们现在还只是“适应者”，但是现实的教育目标要求我们提升自己，向“领头羊”看齐，不断探究、持续反思、终身学习，走在课程改革的前列，发挥自身的积极价值。



